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教會史
蘇穎睿牧師
第九課：評馬禮遜傳教策略與影響(2) 
(1) 馬禮遜對漢學的推廣
1) 馬禮遜除了翻譯聖經外，其最大的影響莫過於推廣漢學，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了極大的貢獻。北京外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、香港大學圖書館及澳門基金會於馬禮遜200週年紀念之期中，聯合印行了「馬禮遜文集」，共收集了下列各類作品，其中主要是字典，稱為華英字典。
a.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（字典）Part I， 1-3;
b.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（五車韻府）Part II， 1-2;

c.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– English and Chinese Part III

d.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

2) 華英字典共六冊，從1815至1823，由英國人Peter Perring Thomas負責印刷，共4827頁，第一部分三冊，是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序，中文書名為「字典」；第二部分二冊，按馬禮遜的英文注音字母排序，中文書名五車韻府，第三部分為一冊之英漢詞典，按英文字母排序。
3) 華英字典的第一部顯然是從「康熙字典」套過來的，當時的康熙字典全書42卷，分為12集，每集再分上中下。其順序名稱是按照中國遠古所創的一種記數代詞「地支」12種排列，它的序列是：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戍亥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要查康熙字典，首先是要懂得中國的「天干地友」的12個字，然後再看字頭，則是按照中文傳統部首整理成214部，再到同部首中的字，則是按照筆劃多少排列。換言之，如果你要查一個字，首先要懂地支，還要懂傳統部首，再懂每個字的筆劃，才會查到一個具體的字。馬禮遜的字典，也是按照中文214個部首排列，同樣有4萬多個字作條目名。但卻取消了地支分類，另一個特色是他是用英文拼音排出該字的中文官話讀音，還加上漢字的四聲符號，這官話在馬禮遜書中序言則說明是用「南京音」，然後是該字的古篆寫法（這點是與康熙字典相同）。然而，在第2， 3卷中，他顯然沒有循著康熙字典詳述，解釋方面比較簡略。
4) 馬禮遜第二部名「五車韻府」，比較第一部大有進步，他選了12680個字，作條目名，而且用英文母音序拼出漢字音檢索表，而第三部為英華字典，更有進步，也是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，從A到Z，成為第一部英漢雙語工具書。
我們看看下面的一些例子：
· Attach 相連

· Centre中心、當中心、地中心、圜樞、圜心，
句例：地球中心為周圍重性所趨之處

· Enigma燈謎、燈題

5) 總括來說，馬禮遜的華英（英華）字典具有極大的意義和影響。
· 它擺脫了以康熙字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，啟開了一個新的領域。
· 它擺脫和擴大康熙字典的架構和內涵。

· 其條目內容以啟蒙教育為主調，擺脫八股之風格。

· 它既可保存中國文化精華，又可加進西方新文化知識！

· 又啟開一個新排版方式，用橫排的方法，對日後出版印刷有極大的影響。

(2) 馬禮遜對日後來華的傳教士之影響
1. 馬禮遜雖然沒有帶領很多人歸向耶穌，但他至大的影響乃是啟後這方面，日後傳教士台約爾、郭士立、戴德生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馬禮遜的影響。
2. 首先，我們談談台約爾(Samuel Dyer)的影響，1823年12月，馬禮遜返回英國，由於他在中國有十七年之久，又翻譯了聖經，編纂華英字典，引起教會及學術界的注意。台約爾生於1804年1月20日，他熱心愛主，1824年決志獻身海外傳教，為倫敦會接納，往Gasport就讀宣教學；並受馬禮遜感染，有志往中國傳道，1827年往馬來亞的Penang，在那兒學習印尼文及中文，又主理華英書院印刷事務，後改往新加坡，並前往廣州，不幸染上熱病，在澳門病逝，葬在馬禮遜旁。他在華16年，在中文出版事工上有極大的貢獻。   
3. 另一位是郭士立牧師，郭士立是荷蘭傳道會，1825年抵巴黎，並前往倫敦受教於馬禮遜，在倫敦語言學院學習，1827年抵達印尼之耶加達，1929年離開荷蘭傳道會，作信心傳教 (Faith Mission)，其後往馬六甲之英華書院。中國人又稱他為郭實獵，後任 Charles Elliot首席翻譯員，後接任馬儒翰任香港之The Chinese Secretary，1844年在港創立福漢會 (The Chinese Union)。
1846年並協助成立禮賢會和崇真會，後期到這間教會服侍的傳教士教都是從郭士立牧師學習中文的。1849年他回歐洲，組織了「中國傳道會」(The Chinese Evangelizations Society)他又是修訂馬禮遜中文聖經四人中其中一位，而戴德生之所以來華，創立中國內地會，也是受了郭士立牧師所影響的。郭士立牧師是於香港病逝，亦是葬於香港的。　
(3)  馬禮遜對中國教育的貢獻
1. 當1807年第一個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到達中國的時候，清政府閉關鎖國、嚴禁外國人來內地，更不允許傳教士進行宗教活動。因此，馬禮遜等人只得將活動基地設在馬六甲、新加坡等地，水路迢迢，極其不便。為了訓練外國傳教士的中文水準，培養華人傳教士還有溝通中西文化，馬禮遜牧師於1818年在馬六甲創辦了英華書院。該校1818年建成並開始招生。首任院長是米憐。及後，隨著鴉片戰爭滿清戰敗割地，香港島成爲英國的殖民地，第七任院長理雅格於1843年11月將全校遷入香港，更名爲“英華神學院”。直至1856年，終因人手不足和經費短缺之故而停辦。1911年，香港道濟堂長老區鳳樨、何芹浦、尹文楷等商議複辦英華書院。1914年春，在倫敦會的支持下，英華書院在香港重新開辦。英華書院英文名為Anglo-Chinese College，是一所傳授現代教育知識的學校，同時溝通中西文化，培育中國傳道人。在港期間，英華書院一度頗為興盛。“校長往往對於他們(指學生)教以基督教問答。最初每星期日舉行，後來則時時舉行，大體中國之青年們在學校裏讀起來，都有了背誦(聖經)的習慣。因此，他們把問答書就作為當然的而加以熟記了。……這樣一來，雙重的重要目的，即是介紹西方文、化中國文化，又推介基督教信仰，中國最早的一批基督教傳道人如屈昂、印刷工人何亞新(何進善之父)等人都與該校有密切關係；英華書院畢業生中於社會較有影響的是袁德輝(中國最早的翻譯人才，曾在林則徐幕下任翻譯)、梁發(第一個中國人傳教士，他的兒子梁進德自幼即受洗入基督教，並與袁德輝同為林則徐幕下作翻譯)、何進善、唐景星、何琨山、梁桂臣等人。何進善，廣東人，畢業後被委為牧師，是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中最早接受基督教者之一。
2. 英華書院作爲基督教最早創辦的教會學校，爲十九世紀早期來華的傳教士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活動舞臺。早期入華的傳教士，如馬禮遜、米憐、麥都思、理雅格等人，都曾參與英華書院的管理工作，或擔任教職，或在此學習；英華書院的辦學宗旨和目的是“爲促進歐洲與中國間語言文學上的相互瞭解和交流，傳播基督教福音。”因此，其教學活動、教學內容、印刷出版活動，基本上展現了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。而且英華書院培養出來的傳教士和學生在以後的中西文化交流，以及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的道路上很多均成爲了中堅分子，梁（阿）發、何進善、袁德輝、宋佛儉、亨德、摩亞等都活躍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舞臺上。並且，英華書院還具有“東亞研究院”的性質，在西方漢學研究的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，馬禮遜、米憐、理雅格和麥都思都是當時著名的漢學家。英華書院的歷史還在中國近代史上創造了多個“第一”，第一次印刷出版了《新舊約全書》（即《聖天神書》）；英華書院創辦的《遐邇貫珍》是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；英華書院首倡女子教育，早於1825年就已經招收女生入學；[Brian Harrison，Waiting For China (Hongkong，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，1979)， PP.141-143]1846年理雅格夫婦攜同三名男童和一名女童留學英國，至1848年返回香港，揭開中國近代留學的第一頁。[Y.S.Leung，James Legge and the three Chinese boys from Malacca (in Asia Culture 1，Singapore，February，1983)，PP. 55-59]

(4) 評馬禮遜與十三夷館的關係

1. 馬禮遜來華，適清廷禁教，又不許外國人來華傳道，馬禮遜唯一留在中國是任職東印度公司，他主要活動是在廣州的十三夷館（Thirteen Factories），現在廣州那條（十三行街）正是十三夷館的舊址。
2. 「夷館」即洋人所謂factory，因著中西貿易開始接待洋人的夷館也被建造起來，同時也有所謂十三洋行。十三夷館在廣州城外，在西南地區，臨珠江北岸，是給洋人商人居住之地，故十三夷館也是一個地名；隔鄰便是十三洋行，但其實二者是相通的。
3. 馬禮遜來華的目的是傳教，但為了落腳而要在十三夷館居住及工作，於是這個本來作商業貿易的地方，卻又成了他傳教中心。一方面他在十三夷館翻譯聖經，又在十三夷館旁中國店舖街上僱用了一名叫梁發的專業工人，出版新約聖經。又因馬禮遜的原故，而與基督教各教會結了緣，後來來華的傳教士都是步馬禮遜的後塵，都是來廣州十三夷館作傳教的工作，一時間十三夷館與宗教及文化交流滙在一起。事實上，在一幅十三夷館的畫中，我們清楚看到一座教堂。
4. 這裏帶給我們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，當時的中西貿易，是以英國的鴉片換取中國的白銀，鴉片俗稱為大煙，是一種毒品，下圖是1729-1838年鴉片進入中國的增長表：
	年份
	箱

	1729

1773

1800

1825

1830

1834

1838
	200

1000

4570

9373

19956

21885

40200


   這些鴉片大多是在印度種植的，到了1840年，非法入口的鴉片達427000箱，中國白銀

大量外流，加重人民負擔，也成了中國社會、經濟一大問題，這是日後直接引起鴉片戰

爭，隨後又帶來不平等條約；續後是五口通商，傳教士也趁此機會來到中國傳教，我們
的問題是：在道德上我們這樣作是否有問題，販買鴉片圖利不是一件道德的事，透過船

堅炮利達到傳教目的也不是一件好事，但若非如此馬禮遜及一些傳教士也不能來到中國
傳教，我們可否為了宣教機會而利用這些機會呢？事實告訴我們，日後共產黨利用這些
攻擊基督教為帝國主義的工具，對基督教教會及傳教事工也帶來負面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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